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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到
香
港
三
十
年
了
，
總
是
會
不
由
得

想
起
過
去
的
前
輩
、
朋
友
。
其
中
，
徐
亨

先
生
便
是
一
位
我
經
常
回
憶
起
的
長
者
。

雖
然
他
已
經
仙
逝
多
年
，
但
是
他
高
尚
的

品
格
以
及
在
歷
史
關
頭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忠

肝
義
膽
，
一
直
令
我
倍
感
欽
佩
。
故
寫
下
此

文
，
表
達
自
己
心
中
的
追
懷
之
意
。

一
個
人
，
在
大
歷
史
的
背
景
下
，
國
家
民

族
遭
遇
危
機
的
關
頭
，
是
展
現
自
己
人
格
的

最
佳
時
機
，
所
謂﹁
疾
風
知
勁
草
，
板
蕩
識

誠
臣﹂
。
徐
亨
先
生
就
是
這
樣
的
一
個
人
。

在
抗
戰
爆
發
以
後
，
他
跟
隨
當
時
國
民
政
府

駐
香
港
的
代
表
陳
策
將
軍
來
到
香
港
，
擔
任

陳
策
將
軍
的
副
官
。
在
太
平
洋
戰
爭
爆
發
之

前
，
香
港
作
為
非
常
特
殊
的
地
區
，
為
中
國

內
地
軍
民
的
抗
日
行
動
，
提
供
了
非
常
多
、

非
常
大
的
支
持
。
而
徐
亨
在
這
其
中
，
扮
演

了
極
重
要
的
角
色
。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在
日
軍
進
攻
香
港
之
後
，
陳
策
將
軍
被
包
圍
。
在
突
圍
戰

的
過
程
中
，
徐
亨
勇
敢
地
救
下
了
遭
到
襲
擊
的
陳
策
將

軍
。
在
那
生
死
存
亡
的
危
機
關
頭
，
徐
亨
沒
有
背
棄
自
己

的
國
家
、
沒
有
離
開
自
己
的
軍
隊
、
沒
有
丟
下
自
己
的
長

官
，
這
是
中
國
人
英
勇
抗
敵
、
忠
誠
於
國
家
的
真
實
寫

照
。
而
陳
策
在
香
港
突
圍
這
一
歷
史
細
節
，
也
成
為
香
港

保
衛
戰
中
備
受
矚
目
的
部
分
。

作
為
一
個
女
性
，
我
們
如
何
評
價
、
衡
量
一
個
男
人
，

非
常
重
要
的
標
準
便
是
他
如
何
對
待
自
己
的
妻
子
。
徐
亨

先
生
是
一
位
帥
氣
的
美
男
子
，
早
年
於
疆
場
報
國
，
後
來

從
事
海
軍
事
務
，
再
到
後
來
經
營
商
業
。
但
是
無
論
從
事

哪
一
個
行
業
，
無
論
自
己
的
社
會
環
境
和
地
位
發
生
怎
樣

的
改
變
，
徐
亨
先
生
對
自
己
的
太
太
始
終
如
一
、
不
離
不

棄
。
這
在
當
下
的
社
會
，
是
非
常
難
得
的
，
也
是
一
個
好

男
人
的
典
範
。

一
個
人
的
人
品
可
以
與
一
個
人
的
學
識
和
修
養
無
關
，

徐
亨
先
生
做
到
了
三
者
兼
備
。
今
天
的
社
會
，
我
們
無
可

否
認
，
道
德
的
利
器
所
能
夠
發
揮
的
作
用
似
乎
愈
來
愈
小

了
。
一
個
人
，
一
旦
功
成
名
就
，
便
會
選
擇
離
開
自
己
的

國
、
離
開
自
己
的
家
。
然
而
國
與
家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
正

是
因
為
有
了
國
家
的
存
在
，
每
一
個
人
才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位
處
，
徐
亨
先
生
做
到
了
，
我
們
今
人
該
如
何
效
法
前
人

留
給
我
們
的
典
範
之
風
，
實
在
是
值
得
我
們
去
深
思
的
問

題
。
國
家
國
家
，
效
忠
國
，
效
忠
家
。﹁
禮
義
廉
恥﹂
這

是
春
秋
時
期
管
仲
之
言
，
宋
朝
歐
陽
修
有﹁
禮
義
廉
恥
，

國
之
四
維
，
四
維
不
張
，
國
乃
滅
亡﹂
之
說
。
追
憶
徐

亨
，
或
許
也
是
為
了
表
達
對
中
國
傳
統
價
值
的
一
絲
尊
敬

吧
。

追憶徐亨先生

城
裡
的
天
空
是
一
線
天
，
植
被
都
像
是
被
模
印
出
來
的
一
樣
規
整
而

局
促
，
阻
隔
了
人
類
與
泥
土
的
親
情
。
我
因
此
嚮
往
到﹁
四
季
花
海
公

園﹂
旁
邊
購
買
一
處
二
手
房
，
可
以
重
新
接
受
朝
暉
夕
陰
的
熏
染
。
隨

着
中
介
查
看
了
幾
處
房
源
，
都
因
房
形
和
採
光
問
題
讓
人
望
而
卻
步
，

只
有
作
出
在
距
公
園
略
遠
的
一
個
新
建
小
區
訂
購
一
套
新
房
的
決
定
。

豈
料
中
介
第
二
天
打
來
電
話
，
說
有
房
源
請
我
去
看
。
我
當
即
自
占
一
卦
，

看
看
是
不
是
又
白
跑
一
趟
。
當
時
占
出
的
是﹁
未
濟
卦﹂
四
、
五
爻
動
，
意

即
此
房
不
行
，
但
去
看
一
趟
還
能
發
財
。
於
是
，
我
抱
着
試
試
看
的
心
理
前

去
看
房
，
中
介
一
打
開
門
，
我
發
現
入
戶
門
正
對
着
廁
所
門
，
客
廳
暗
無
天

日
，
轉
身
就
走
。
中
介
忽
又
冒
出
一
句
：﹁
前
面
還
有
一
套
，
去
看
看
吧
？

圍
牆
外
就
是
公
園
。﹂
我
說
：﹁
不
看
了
，
已
經
決
定
買
新
房
了
。﹂
妻
子

說
：﹁
既
然
到
了
這
裡
，
就
去
看
看
吧
！﹂
我
硬
着
頭
皮
前
去
，
這
是
一
座

小
巧
而
精
緻
的
複
式
公
寓
，
內
外
環
境
都
令
人
滿
意
，
我
當
場
就
與
主
人
簽

訂
了
購
房
合
同
。
此
房
到
手
不
足
三
個
月
，
房
價
飛
漲
，
憑
空
升
值
了
四
十

多
萬
。
如
果
不
是
行
前
占
得
一
卦
，
我
必
定
與
這
套
公
寓
交
臂
而
過
。

未
濟
卦
探
討
當
事
業
還
沒
有
成
功
之
際
的
注
意
事
項
。
卦
辭
說
：﹁
未
濟
，
亨
。

小
狐
汔
濟
，
濡
其
尾
，
無
攸
利
。﹂
願
望
和
結
果
處
在
分
離
狀
態
，
事
業
還
沒
有
獲

得
成
功
，
但
不
等
於
已
經
失
敗
或
不
能
成
功
，
而
是
處
在
爭
取
成
功
的
漫
漫
長
路
。

成
功
之
所
以
遠
在
彼
岸
，
就
在
於
它
只
給
非
凡
的
勇
氣
和
毅
力
讓
開
道
路
。
小
狐
渡

河
在
臨
近
彼
岸
的
時
刻
，
尾
巴
突
然
被
波
浪
打
濕
，
牠
立
即
嚇
得
抱
頭
鼠
竄
，
把
已

經
走
過
的
路
程
又
重
新
退
還
給
未
竟
的
道
路
；
這
是
一
種
無
可
救
藥
的
失
敗
，
由
於

無
法
忍
受
創
造
成
功
的
過
程
而
寧
肯
放
棄
成
功
。
一
切
沒
有
成
功
的
人
都
是
處
在
實

力
不
足
的
弱
勢
之
下
，
不
能
以
卵
擊
石
地
與
強
者
面
對
面
爭
鋒
，
而
要
擅
於
躍
上
巨

人
的
肩
膀
；
不
能
對
同
類
的
弱
小
者
視
若
無
睹
，
要
盡
最
大
可
能
發
動
弱
者
的
互
助

與
聯
盟
；
通
向
成
功
的
道
路
，
靠
的
是
擅
於
向
外
借
力
和
形
成
合
力
的
攀
崖
絕
技
，

靠
的
是
對
準
自
己
魂
牽
夢
繞
的
且
有
能
力
實
現
的
神
聖
目
標
愈
戰
愈
勇
。

初
六
、
濡
其
尾
，
吝
。
小
狐
捲
起
尾
巴
踐
行
渡
江
的
志
向
，
冷
不
防
被
濺
起
的
波

浪
打
濕
了
尾
巴
，
牠
驚
慌
失
措
地
逃
回
河
岸
，
儘
管
對
面
正
開
來
一
隻
渡
船
，
可
牠

寧
死
也
不
肯
離
開
河
岸
，
一
看
到
那
波
光
粼
粼
的
水
面
就
緊
張
得
心
裡
發
慌
；
像
那

些
輟
學
的
兒
童
，
由
於
害
怕
學
習
的
艱
辛
枯
燥
寧
肯
終
身
不
再
沐
浴
文
化
光
輝
。

九
二
、
曳
其
輪
，
貞
吉
。
被
宏
大
的
志
向
押
上
了
一
條
苦
不
堪
言
的
奮
鬥
之
路
，

只
有
膽
氣
和
思
想
伴
隨
他
孤
征
萬
里
。
兇
相
畢
露
的
洪
峰
吞
沒
了
道
路
，
他
必
須
及

時
止
住
前
進
的
車
輪
；
面
對
誘
惑
，
他
也
必
須
止
住
。
路
徑
可
以
改
變
，
目
標
不
可

偏
離
，
已
經
選
準
的
目
標
注
定
是
他
愈
走
愈
近
的
生
命
歸
宿
。

六
三
、
未
濟
，
征
凶
。
利
涉
大
川
。
一
次
次
奮
起
，
一
次
次
遭
受
失
敗
，
他
終
於

觸
摸
到
命
運
的
專
橫
與
強
大
，
如
果
繼
續
進
行
無
畏
的
抗
爭
，
就
意
味
着
要
把
失
敗

發
展
為
一
場
災
難
。
只
要
他
現
在
停
歇
下
來
保
存
和
積
累
力
量
，
爭
取
獲
得
強
大
外

力
的
支
持
和
援
助
，
大
展
宏
圖
的
千
載
良
機
已
經
等
候
在
壯
闊
的
未
來
。

九
四
、
貞
吉
，
悔
亡
。
震
用
伐
鬼
方
，
三
年
有
賞
於
大
國
。
國
家
的
成
功
不
在
於

武
器
的
無
敵
，
而
在
於
更
大
範
圍
地
造
福
人
類
。
一
位
深
孚
眾
望
的
將
帥
在
完
成
平

定
天
下
的
大
業
之
後
，
並
沒
有
立
刻
讓
刀
槍
入
庫
，
而
是
將
兵
鋒
指
向
那
些
一
再
騷

擾
邊
境
的
族
群
，
用
艱
苦
的
戰
爭
手
段
徹
底
摧
毀
他
們
的
破
壞
能
力
，
不
是
為
了
讓

他
們
屈
服
於
武
力
的
慘
烈
，
更
不
是
掠
奪
他
們
的
資
源
和
財
富
，
而
是
逐
漸
給
他
們

帶
來
大
國
的
文
明
和
溫
暖
，
使
他
們
能
心
悅
誠
服
地
共
享
大
國
的
富
強
與
和
平
。

六
五
、
貞
吉
，
無
悔
；
君
子
之
光
，
有
孚
，
吉
。
這
是
一
位
志
在
統
一
天
下
的
統

帥
，
他
下
決
心
掃
除
隱
藏
的
獨
斷
專
行
的
魔
障
，
贏
得
了
四
海
英
雄
爭
相
效
命
。
他

所
率
領
的
隊
伍
波
瀾
壯
闊
、
所
向
克
捷
，
標
誌
着
公
平
正
義
的
力
量
重
返
人
間
。
他

不
是
為
了
聚
集
力
量
而
提
出
激
動
人
心
的
口
號
，
而
是
以
即
將
建
立
的
整
個
時
代
的

綱
領
和
任
務
，
來
兌
現
給
民
眾
作
出
的
莊
嚴
承
諾
。
隨
着
他
的
隊
伍
把
勝
利
的
旗
幟

插
遍
天
下
，
一
輪
偉
大
的
新
時
代
的
朝
日
正
在
地
平
線
上
噴
薄
而
出
。

上
九
、
有
孚
於
飲
酒
，
無
咎
。
濡
其
首
，
有
孚
失
是
。
遙
不
可
及
的
成
功
轉
眼
變

成
了
現
實
，
這
是
一
次
舉
世
公
認
的
重
大
創
舉
。
當
此
之
際
，
大
開
筵
席
，
痛
飲
一

杯
普
天
同
慶
的
勝
利
的
美
酒
，
是
一
種
慷
慨
風
流
的
人
間
快
事
。
如
果
以
為
強
權
能

夠
帶
來
鐵
打
的
江
山
和
無
限
的
幸
福
，
就
可
以
肆
無
忌
憚
地
把
這
種
狂
歡
的
盛
宴
無

休
止
、
無
邊
際
地
全
面
排
開
，
那
麼
，
即
使
曾
經
擁
有
推
翻
一
個
龐
大
王
朝
的
驚
人

臂
力
，
也
不
得
不
像
黃
巢
和
李
自
成
一
樣
留
下
倉
皇
逃
竄
的
最
後
背
影
。

未濟卦

各
位
看
官
，
本
山
人
有
幸
，
今
次
得
蒙
貴

報
給
予
機
會
，
設﹁
尋
夢
園﹂
，
讓
本
山
人

向
各
位
分
享
尋
夢
的
樂
趣
。

沒
有
夢
想
的
人
生
是
可
悲
的
！
人
生
在
離

開
母
胎
後
，
從
無
知
而
日
漸
生
長
，
開
始
吸

收
很
多
新
知
識
。
從
而
開
始
了
每
人
均
各
有
不
同

的
多
姿
多
彩
的
人
生
。
在
生
活
中
也
有
很
多
希

望
、
夢
想
和
人
生
目
的
。
但
世
事
如
麻
，
又
多
又

煩
，
而
且
人
生
中
不
如
意
之
事
十
常
八
九
；
只
有

維
持
一
種
積
極
的
人
生
，
只
要
有
一
點
點
希
望
的

事
情
，
也
不
妨
去
爭
取
，
去
嘗
試
。
這
就
是
尋
夢

的
人
生
了
。

韓
愈
文
起
八
代
之
衰
，
也
是
因
為
他
發
現
過
去

和
當
代
的
文
學
有
些
不
妥
，
於
是
下
定
決
心
，
不

斷
努
力
，
寫
下
很
多
可
以
傳
世
的
文
章
，
使
後
人

讚
美
他
的
夢
想
成
功
了
。
本
山
人
最
欣
賞
的
人
生

美
夢
是
宋
代
張
載
先
生
的
橫
渠
四
句
：﹁
為
天
地

立
心
，
為
生
民
立
命
，
為
往
聖
繼
絕
學
，
為
萬
世

開
太
平
。﹂
本
山
人
不
敢
說
以
這
四
句
為
自
己
的
夢
想
，
但

真
的
由
心
底
深
處
佩
服
張
載
先
生
只
需
用
二
十
二
個
字
便
繪

畫
出
這
麼
美
麗
博
大
的
夢
想
。
孔
夫
子
在
︽
禮
記
．
禮
運
大

同
篇
︾
內
也
只
是
用
了
一
百
零
七
個
字
，
便
將
天
下
為
公
的

道
理
及
方
法
完
整
、
明
明
白
白
地
寫
了
出
來
，
字
字
擲
地
有

聲
！
本
山
人
特
別
喜
歡
其
中
兩
句
：﹁
貨
惡
其
棄
於
地
也
，

不
必
藏
於
己
；
力
惡
其
不
出
於
身
也
，
不
必
為
己
。﹂
更
付

諸
實
行
；
我
有
的
東
西
，
假
如
我
的
朋
友
能
更
佳
地
運
用
那

件
東
西
，
我
會
送
了
給
他
；
假
如
別
人
有
困
難
，
我
能
花
一

點
氣
力
便
可
助
人
解
決
了
困
難
的
話
，
我
一
定
出
手
幫
助
。

居
里
夫
人
曾
說
：﹁
把
人
生
化
作
一
場
夢
，
然
後
，
再
把
夢

變
成
事
實
。﹂
她
做
到
了
，
我
們
為
什
麼
不
可
以
呢
？

本
山
人
有
幸
，
生
為
中
國
人
，
所
以
我
有
一
個
中
國
夢
。

簡
而
言
之
，
只
有
中
國
成
為
世
界
上
最
強
盛
的
國
家
，
這
個

世
界
才
可
以
有
安
樂
的
日
子
。
我
為
什
麼
對
中
國
有
這
麼
大

的
自
信
呢
？
因
為
我
們
的
先
賢
曾
經
寫
下
四
個
中
文
字﹁
協

和
萬
邦﹂
，
在
我
國
歷
史
中
，
雖
然
戰
爭
很
多
，
但
對
外
族

的
戰
爭
戰
勝
之
後
，
從
來
不
會
留
在
對
方
的
領
土
上
，
繼
續

榨
取
對
方
的
利
益
，
而
是
班
師
回
朝
，
只
要
對
方
年
年
進

貢
。
即
中
國
只
要
求
對
方
尊
重
自
己
為
老
大
便
已
滿
足
。
我

對﹁
協
和
萬
邦﹂
這
四
個
字
非
常
欣
賞
，
也
希
望
中
國
的
治

國
者
也
以
這
四
個
字
為
原
則
去
對
待
其
他
國
家
。
這
就
是
我

的
中
國
夢
，
中
國
一
定
會
成
為
世
界
上
最
強
盛
的
國
家
。

為什麼要尋夢？

中
國
體
育
精
英
在
里
約
奧
運
凱
旋
歸
來
，
由
於
青
黃
不

接
，
故
此
在
金
牌
榜
中
屈
居
美
、
英
之
後
，
名
列
第
三
。
但

是
仍
得
到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等
政
治
局
七
常
委
在
大
會
堂
親

切
會
見
，
並
致
以
慰
問
及
祝
賀
。﹁
人
生
能
有
幾
回
搏
？﹂

習
近
平
主
席
讚
揚
中
國
國
家
隊
運
動
員
的
勇
敢
拚
搏
精
神
，

增
強
了
中
華
民
族
的
凝
聚
力
。
習
主
席
特
別
表
揚
中
國
女
排
，
不

畏
強
手
，
英
勇
拚
搏
，
打
出
了
風
格
，
打
出
了
水
準
。

的
確
，
習
主
席
講
出
了
全
國
人
民
包
括
港
澳
同
胞
在
內
的
心

聲
，
和
對
中
國
女
排
的﹁
情
意
結﹂
。
瞬
間
在
我
腦
中
浮
現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在
福
建
漳
州
，
中
國
女
排
訓
練
基
地
活
動
的
情
景
。

那
時
候
我
陪
同
前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徐
四
民
伉
儷
往
漳
州
出
席
盛

會
，
有
幸
親
見
女
排
英
姿
。
九
十
年
代
，
思
旋
遊
日
本
東
京
時
又

遇
見
中
國
女
排
及
曾
當
金
牌
選
手
，
時
任
香
港
新
華
社
陳
亞
瓊
部

長
。
他
鄉
遇
故
知
，
相
逢
一
笑
，
興
奮
得
很
。
當
時
，
是
中
國
女

排
最
輝
煌
的
時
代
，
可
惜
時
也
命
也
，
中
國
女
排
之
後
步
入
坎
坷

低
迷
的
年
代
。
最
令
國
人
關
注
者
，
是
女
排
選
手
郎
平
，
她
退
役

後
曾
當
過
排
球
教
師
，
美
國
、
意
大
利
及
中
國
女
排
教
練
等
，
一

段
豐
富
而
又
坎
坷
的
人
生
，
包
括
她
的
事
業
、
婚
姻
和
家
庭
。
曾

幾
何
時
，
她
被
某
些
國
人
批
評
為
叛
徒
，
令
人
心
痛
和
心
碎
。
郎

平
憑
着
不
屈
不
撓
的
堅
強
信
念
，
當
三
年
前
重
回
祖
國
，
擔
任
中

國
女
排
教
練
以
來
，
英
勇
頑
強
的
她
把
當
時
被
形
容
為﹁
爛
攤

子﹂
的
中
國
女
排
重
新
整
頓
，
凝
聚
起
來
。
她
特
別
提
攜
新
秀
，

除
授
予
女
排
技
術
技
巧
之
外
，
無
私
付
出
，
以
母
親
的
關
愛
去
培

養
培
訓
中
國
女
排
。
予
人
深
刻
印
象
是
中
國
女
排
的
精
神﹁
英
勇
頑
強
、
年

輕
朝
氣
、
團
結
拚
搏﹂
，
郎
平
被
稱
為﹁
中
國
女
排
之
神﹂
一
點
也
不
為

過
。
國
家
隊
奧
運
精
英
訪
問
團
來
港
訪
問
三
日
，
受
到
港
人
熱
烈
的
歡
迎
和

衷
心
的
祝
賀
。
打
從﹁
奧
運
精
英
顯
風
采﹂
體
育
示
範
及﹁
奧
運
精
英
約
定

你﹂
綜
藝
節
目
等
，
令
港
人
眼
前
一
亮
，
倍
加
振
奮
，
加
深
對
祖
國
文
化
體

育
事
業
、
綜
合
國
力
和
軟
實
力
的
認
識
和
欽
佩
。
喜
見
體
壇
人
才
輩
出
，
後

繼
有
人
，
實
在
可
喜
可
賀
。
跳
水
金
牌
吳
敏
霞
的
風
采
，
不
由
得
令
人
想
起

她
的
前
輩
伏
明
霞
和
郭
晶
晶
。
來
自
廣
州
的
二
十
歲
小
子
陳
艾
森
，
與
港
人

同
聲
同
氣
，
特
別
親
切
。
所
有
金
牌
名
將
在
港
發
揮
正
能
量
，
喚
起
市
民
愛

國
情
懷
，
令
港
人
着
迷
，
瘋
狂
歡
呼
！

香
港
選
手
雖
未
獲
獎
牌
，
但
港
人
認
為
他
們
已
盡
全
力
，
精
神
可
嘉
，
發

揮
了
體
育
精
神
。
期
待
國
家
隊
奧
運
精
英
訪
港
，
能
給
予
體
育
界
觀
摩
學
習

的
機
會
，
水
平
得
以
提
升
。
願
我
們
高
呼﹁
香
港
加
油
！
中
國
加
油
！﹂

香港加油﹗中國加油﹗

一
九
六
六
年
汪
明
荃
︵Liza

姐
︶
十
九
歲
，
以
第
一
名
的
優
異
成
績
在
麗
的

電
視
訓
練
班
畢
業
，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加
盟
無
綫
電
視
。
合
約
生
效
前
，
她
跟
陳

依
齡
結
伴
往
日
本
深
造
舞
蹈
九
個
月
，
導
師
知
道
她
是
藝
人
，
對
她
要
求
特
別

嚴
格
，Liza

姐
努
力
學
習
，
在
考
試
當
中
，
她
選
唱
︽Y

esterday

︾
，
穿
着
旗

袍
載
歌
載
舞
獲
得
老
師
一
致
讚
賞
，
自
此
她
對
日
本
文
化
有
了
深
厚
的
感
情
。

前
兩
天
八
月
廿
八
日Liza

姐
六
十
九
歲
壽
辰
，
她
對
即
將﹁
七
喜﹂
沒
有
太
大

感
覺
，
只
是
今
年
因
頻
頻
宣
傳
和
家
英
哥
拍
檔
的
日
本
劇
目
︽
蝴
蝶
夫
人
︾
，
每
到

一
處
都
有
生
日
蛋
，
也
數
不
清
吃
了
多
少
個
。
原
來
她
對
入
行
快
要
半
世
紀
更
有
感

受
，
意
外
自
己
一
輩
子
只
做
一
份
工
，
服
務
同
一
機
構
數
十
年
，
多
次
被
挖
角
也
不

為
所
動
，﹁T

V
B

始
終
是
香
港
最
具
規
模
的
電
視
台
，
而
且
我
還
有
兩
年
合
約
，

我
暫
時
沒
想
過
會
退
休
…
…
家
英
哥
也
是
工
作
狂
，
我
們
結
婚
七
年
了
，
生
活
上

沒
有
太
大
的
改
變
，
在
家
中
當
然
互
相
遷
就
一
下
，
然
後
大
家
又
出
外
工
作
，
非
常

自
由
開
心
！
近
年
我
發
現
家
英
哥
愈
來
愈﹃
重
口
味﹄
，
吃
什
麼
都
重
油
重
鹽
重

糖
，
他
有
糖
尿
病
的
，
真
令
人
擔
心
！﹂

每
次
談
起
家
英
哥
阿
姐
︵
汪
明
荃
︶
的
神
情
特
別
可
愛
，
所
以
大
家
都
說
家
英

哥
使
阿
姐
解
除
束
縛
，
人
也
輕
鬆
多
了
…
…
今
年
生
日
丈
夫
可
有
什
麼
表
示
？

﹁
他
平
日
已
經
送
我
很
多
首
飾
，
心
形
鑽
石
、
心
形
吊
墜
等
等
都
放
在
保
險
箱
內
，

很
少
佩
戴
。
今
年
他
在
布
拉
格
拍
戲
時
買
了
一
個
百
多
元
有
石
的
指
甲
銼
作
為
生
日

禮
物
，
非
常
漂
亮
，
我
隨
身
帶
着
㗎
！
好
好
用
，
我
可
以
即
時
示
範
！﹂

Liza

姐
愛
丈
夫
也
愛
港
愛
國
，
她
是
前
人
代
和
現
在
的
政
協
委
員
，
有
些
市
民
指
香
港
高
層

沒
有
向
內
地
反
映
本
地
真
實
情
況
，
是
真
的
嗎
？
阿
姐
反
駁
：﹁
你
猜
中
央
真
的
不
知
道
香
港

的
真
實
情
況
嗎
？
怎
會
唔
知
！
特
首
已
經
做
了
很
多
事
情
，
不
過
他
的
性
格
要
改
改
，
他
太

cool
了
，
可
能
會
與
人
有
一
點
點
距
離
…
…
希
望
大
家
對
香
港
和
國
家
多
多
支
持
，
少
一
點
怨

氣
！
至
於
我
當
上
人
代
和
政
協
，
就
當
如
一
份
報
效
國
家
的
公
務
員
工
作
，
也
怕
別
人
誤
會
自

己
用
公
職
去
找
着
數
，
故
意
不
在
內
地
開
演
唱
會
，
當
年
推
得
多
了
，
到
現
在
也
從
沒
試
過
，

也
從
不
後
悔
，
最
開
心
內
地
很
多
人
都
會
唱
︽
勇
敢
的
中
國
人
︾
。﹂

一
直
以
來
阿
姐
對
粵
劇
發
展
不
遺
餘
力
，
西
九
龍
戲
曲
中
心
將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第
三
季
開

幕
，
身
為
八
和
會
館
主
席
的
她
未
敢
開
懷
，﹁
一
天
未
開
幕
都
會
保
持
警
惕
，
怕
又
會
掘
出
古

物
和
超
支
，
待
開
幕
了
才
會
安
心
！﹂
阿

姐
可
會
爭
取
首
場
演
出
？﹁
不
會
輪
到
我

吧
，
不
過
到
時
一
定
會
有
很
熱
鬧
的
開
幕

盛
典
，
也
考
慮
與
內
地
不
同
演
出
機
構
合

作
；
大
劇
院
設
一
千
一
百
個
座
位
，
剛

好
，
太
大
會
看
不
清
楚
，
但
後
台
設
計
非

常
寬
敞
和
現
代
化
，
最
少
可
使
用
卅

年
。﹂ Liza姐生日快樂

黃仲鳴先生在《伯樂與無良編輯》一文中（見7
月19日香港文匯報副刊「文匯園」），談到文學
編輯夏濟安提攜、鼓勵著名作家白先勇的往事，
讀後頗受啟發。當白先勇還是一個初學寫作者的
時候，拿着自己的習作去見《文學雜誌》主編夏
濟安。這位夏先生不棄無名，不但決定在刊物上
刊用他的作品，還讚揚他的「文字很老辣」，鼓
勵他學習「毛姆和莫泊桑的『用字冷酷』和『冷
靜分析的風格』」。正是在夏濟安先生的熱情鼓
勵下，白先勇才信心百倍地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成為著名作家。如果沒有夏濟安先生的熱情鼓
勵，「白先勇這類文學彗星，能否如現今這般光
亮，實令人成疑。」
黃先生的文章有力地說明，鼓勵給人以動力和
信心，熱情鼓勵是作家成長的催生劑。然而我們
也須看到，鼓勵不是萬能的。只有把它給予那些
有一定潛質、才能和發展前途的作者，才能發揮
其應有的作用。相反，如果一個作者並不具備這
些條件，便盲目地給予其不當鼓勵，很可能會使
他錯估自己，誤入歧途，不能自拔。這方面，也
有不少教訓。
我國當代著名作家陳忠實曾談到這樣一件令他
深感後悔的事：多年前，西安戶縣有個農村青

年，帶着自己的習作到西安拜訪他。他認真看了
這小伙的習作後，雖然感覺寫得很一般，但為了
不打擊這小伙的創作熱情，還是很客氣地說了幾
句表揚和鼓勵的話。沒想到，這小伙回家後，一
心撲在寫作上。在地方小報上發表過幾篇「豆腐
塊」後，他的寫作勁頭更大了。十多年來，別人
給他介紹工作他不做，家裡的農活他也不幹，生
活窮困潦倒。親戚朋友都勸他放棄寫作，他卻
說：「陳忠實曾經表揚過我，說我寫得不錯。我
想，只要我堅持，總有一天，會成為名作家。當
年的陳忠實，不也是在農村苦苦寫了好多年才寫
出名的嗎？」聽到這小伙的遭遇後，陳忠實自責
說：「如果當初我不留情面，直截了當地說他的
文章寫得很一般，不說一句鼓勵他的話，也許他
就不會如此沉迷於寫作，固執地想要當個作家
了。」陳忠實所遇到的情況，恐怕不少人都遇到
過；而像那個農村青年一樣空懷夢想、缺乏創作
才能又需要指導幫助的，更是大有人在。如何對
待他們不切實際的夢想？怎樣真誠地幫助他們？
我國現代著名文學家夏丐尊先生的做法，就值得
借鑑。
1931年，有一個文學青年屢次將自己寫的詩

歌、小說拿給夏丐尊看，請求指導，並想把文學

當成終身職業。他在給夏丐尊的信中說：「此次
暑假在××中學畢業後，擬不升學，專心研究文
學，靠文學生活。」為此，夏丐尊專門寫了一封
《致文學青年的公開信》，對他和跟他有類似想
法的文學青年給予公開答覆。夏丐尊在信中說：
「……但我以為你的預定的方針大有需商量的地
方。如果許我老實不客氣地說，這是一種青年的
空想，是所謂『一廂情願』的事。你懷抱着如此
壯志，對於我這話也許會感到頭上澆冷水似的不
快吧。但你既認我為朋友，把終身方向和我商
量，我不能違了自己的良心，把要說的話藏匿起
來，別用恭維的口吻來向你敷衍討好一時。」
「愛好文學，有志寫作，不升大學，我都覺得沒
有什麼不可，唯對於你的想靠文學生活的方針，
卻大大地不以為然。」接着，他又列舉了許多生
動事例，指出：「賣字吃飯的職業（除抄胥外）
古來未曾有過。」「從青年就以文學家自命，想
掛起賣字招牌來維持生活的人，文學史中差不多
找不出一個。」「至於現在就想不作別事，掛了
賣字招牌，自認為職業的文人，我覺得很是危
險。」顯然，夏丐尊對這位（些）文學青年不切
實際的理想抱負，沒有一句讚揚、鼓勵的話。相
反，對其錯誤想法，一一進行了語重心長的批評
教育，指出其危害性和危險性。我想這些青年人
看了夏丐尊的答覆，開始或許會如冷水澆心，大
失所望。然而倘能仔細想想，認真反思，深刻領
會一下夏丐尊的教導，可能就會清醒、覺悟，丟
掉幻想，立足現實，踏踏實實地去幹好實際工

作，從而避免誤入歧途所帶來的危害。夏丐尊這
種不留情面，直截了當，坦率而又尖銳地指出其
錯誤思想的危害，正是對這些青年的真誠幫助和
最大愛護。
對於尋求幫助的文學青年，大文豪高爾基的態

度更為嚴厲和真誠。他在《給初學寫作者的信》
等文章中，不但對一些初學寫作者暴露出的問題
進行了毫不留情的尖銳批評，而且對不具備創作
才能、沒有發展前途的作者，也毫不客氣勸其
「懸崖勒馬」，放棄文學，不要再吃這碗飯。有
一次，一位青年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寄給高爾基，
請他指導。高爾基看後給他寫了回信，信中明確
指出：「如果你不具有一定的文學創作素質，你
千萬不要走這條道路。如果你老在文學的大門外
徘徊，那不如趕快去幹別的工作。」「忠言逆耳
利於行」。我想，如果這位青年聽了高爾基的勸
告，一定會少走彎路，把適合自己的事情幹好。
筆者寫這篇小文，並非不加區別地反對鼓勵，
只是希望一些有志於文學的青年能汲取過去的教
訓，正確地對待鼓勵與批評。如果自己這方面條
件欠缺，就不要盲目跟風，以免影響自己的前
途。同時也希望那些負有指導責任的「導師」
們，能記住陳忠實的自責，像夏丐尊、高爾基那
樣，不要隨意地鼓勵別人。當一個人走在錯誤的
路上時，給他鼓勵無疑會使他在錯誤的路上愈走
愈遠，不能自拔。這個時候，最好的幫助是毫不
留情地對他當頭棒喝，給他指出錯誤，使他幡然
醒悟，從而轉身走上一條前途光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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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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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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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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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告
訴
我
，
原
來
他
小
學
時
老
師
也
不

笨
，
一
早
聲
明
，
罰
抄
的
每
一
筆
劃
，
一
定
要
輪
流

用
七
種
不
同
顏
色
去
寫
，
這
樣
我
們
的
小
學
雞
聰
明

就
不
能
得
逞
。
幸
好
敝
母
校
的
老
師
卻
是﹁
求
求
其

其﹂
算
數
，
我
們
的﹁
工
廠
式﹂
罰
抄
就
過
關
了
！

那
時
還
流
行
兩
樣
作
弄
人
的
玩
意
，
一
是﹁
痕

粉﹂
，
二
是
貼
紙
龜
。﹁
痕
粉﹂
以
前
在
書
局
可
以

買
到
，
是
深
褐
色
的
粉
，
皮
膚
接
觸
到
會
短
時
間
發

癢
，
但
對
身
體
應
沒
大
影
響
。
男
同
學
的
玩
法
是
，

先
拿
把
紙
摺
扇
攤
開
，
把
痕
粉
灑
在
攤
平
的
扇
面
，

再
小
心
把
扇
摺
好
，
然
後
去
到
要
作
弄
的
人
身
邊
，

出
其
不
意﹁
砰﹂
一
聲
把
紙
扇
突
然
打
開
，
自
己
馬

上
跑
，
被
作
弄
的
人
就
會
身
困﹁
痕
粉﹂
雲
霧
中
。

後
來
人
人
都
學
聰
明
了
，
見
到
男
生
拿
着
紙
扇
來
就

快
快
躲
開
。

至
於
在
人
家
背
上
貼
紙
龜
更
曾
風
行
一
時
，
熱
潮

絕
不
比
今
天
的
捕
捉
小
精
靈
遜
色
。
玩
法
是
用
任
何

紙
張
，
剪
出
烏
龜
形
狀
，
趁
人
家
不
在
意
時
把
預
先

黏
了
膠
紙
的
烏
龜
貼
在
人
家
背
上
，
讓
他
四
處
走

動
，
直
到
有
人
提
醒﹁
苦
主﹂
為
止
。
我
們
小
學
三

四
年
級
時
就
最
流
行
這
玩
意
，
人
人
都
訓
練
有
素
，

不
時
反
手
摸
摸
背
脊
，
看
有
沒
有
紙
龜
附
體
。

先
賢
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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